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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

60年来，“莺歌海”从一个小村镇到走上教科书，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谁将荒滩变“银田”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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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格格晒盐池，呈“井”字相连；一座座
盐堆，如初雪般澄澈人心。走入位于海南岛
西南角，北部湾与南海交汇处的数千亩莺歌
海盐田，诗与远方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诠释。

废弃铁轨、子弟小学、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职工楼、写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标语的发
电厂，充满特殊年代的记忆。走入乐东黎族
自治县的莺歌海盐场，跨越几个年代的历史
气息扑面而来，迟暮、沧桑，抑或是厚重？似
乎很难找到轻重得当的词语来描述它。

起源
日军侵琼时对盐场的开发

一头是数千亩银光闪烁的盐田，一头是
望不尽的蔚蓝大海，一段短短的纳潮沟，既
沟通了大海与人世，也串联起古往与今来。

“追溯盐场起源，不得不提日本人的规划与
开发，未竟的庞大开发中，只有一条纳潮沟
得以基本完成。”莺歌海镇文史专家陈明发
介绍。

1939年2月14日凌晨，一声炮响打破
了三亚湾黎明前的平静，一天内，三亚街、榆
林港、崖州接连沦陷，琼南进入了饱含血泪
的抗争史。同年7月3日，日军在乐东黄流
附近的海岸再次登陆，占领了佛罗、莺歌海、
岭头等地，尖峰岭下，万亩滩涂陷于敌手。

在此之前，日本人早已觊觎这片天然的
制盐宝地，日本科学家吉川凉在台湾作海南
岛调查报告时，就曾提及了莺歌海地区的气
象、地理及盐业资源优势。

在广东省档案馆，就收藏着一份名为
《东亚盐业株式会社建设莺歌海盐田工程概

况》（以下简称《工程概况》）的珍贵史料，这
是日本投降后，两广盐务管理局三亚盐场公
署三亚场务所主任于1946年撰写的报告，
对日本人为掠夺海南岛资源而开筑莺歌海
盐场的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1935年，日本国内用盐量已达185万
吨，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张，用盐量自然增
加，其50%以上的用盐来源于地中海、非洲
与中国等地。“本岛备有产盐之最优条件，
盐质之佳世所共知，经其占领，野心如狼虎
者，自不会放过如斯资源。”《工程概况》中
如是写道。

日军入侵海南后，由日本垄断财团三井
洋行投资，成立东亚盐业株式会社，着手筹
备在莺歌海地区开发盐场。三井洋行董事
长藤枝得一曾亲自率领海军特务部台湾专
卖局技师山田贡到海南，并编写了几份报告
材料。“除地质比较上不甚善美外，余均为制
盐之最优良条件。”其报告中对莺歌海制盐
的各项条件作了详细评价。

彼时，军事日用逐渐增加，日本政府为
了获得军事化学工业原料，迫不及待地进行
筹建施工。1942年起，在日本海军特务部
的主持下，会同东亚盐业株式会社，对莺歌
海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勘测，计划年产34万
至41万吨，并开始抓来劳工施工兴建。

由于受到抗日武装力量的打击，炸毁了
海运设备的船只，致使施工进展缓慢。至
1945年，三年间仅打通了一条小纳潮沟和
建成一条榆林至黄流的窄轨铁路路基。随
着侵华战争的失败，其建场计划宣告破产，
大部分重要图纸也已被毁，莺歌海盐场第一
次大规模开发计划就此终了。

搁浅
国民政府开发盐场的设想

日本人败退后，国民政府随即接管了琼
岛的行政系统，同样的，日本人未完成的莺
歌海盐场建场计划落到了国民政府手中。

虽然在建场计划刚起步就已结束，但日
本投降后就有报纸报道称，日本人于崖县建
有大规模之莺歌海盐田。而后，国人的目光
被这里的新兴工业吸引而来。

1946年，“四大家族”所掌握的旧中国
盐业公司提出开发莺歌海盐场的设想，国民
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利用他掌握的旧盐务
系统大权，令旧盐务管理局立即成立莺歌海
盐场筹建组织，并着手整理日本人遗留下的
资料。

据《莺歌海盐场场志》记载，1946年至
1947年，旧盐务管理局关允副局长和郑丰
曾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两次到海南。但未曾
前往莺歌海实地勘测，便提出几个脱离实际
的设计方案。

据盐场老员工推测，不去勘测的原因可
能有二：一是当时莺歌海地区距离中共的根
据地较近，琼崖纵队游击活动较多，当时地
方盐务机关向上移交的地图上，已把莺歌海
涂成“生人勿近”的“匪区”；二是当时有地方
盐务官员认为抗战数年来，各区都在产盐，

“则现有盐田之产量，必呈生产过剩已无疑
……莺歌海盐田现下似无续成之必要”。

1947年至1949年，宋子文主政广东，
他对发展海南盐业，特别是开发莺歌海盐场
兴趣不减，不仅制定了《关于在海南建设现
代化盐场的指示》等文件，也曾当面勉励担
任莺歌海盐场筹备专员的潜伏中共地下党
员何世庸做好盐场筹备工作。

“日方建设莺歌海盐场时，技术人员大
都来自台湾，为了搜集资料，我在1948年春
随盐务总局组织的工程考察团到台湾去了
一个月。”何世庸后来撰文回忆，随后他与总
工程师郑厚平乘军机对莺歌海地区进行了
空中考察，郑厚平接着着手设计。

然而不久后，随着国共两党战事的发
展，榆林至黄流的铁路中断，何世庸等筹备
人员不久也奉令撤回广州，莺歌海盐场短暂
的三年开发梦再次化为泡影，这片与大海相
连的土地期待着再次被唤醒。

唤醒
“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莺歌海盐场金鸡岭社区，我们见到了
年近九旬的盐场退休职工吴坤新。吴坤新
满布皱纹的脸上写满历经岁月的风霜，一双
凹陷的眼晴显得深邃幽沉。

一聊起盐场过去的故事，这位老者话语
逻辑清晰，精神矍铄，让人又看到了那个在
盐田里挥汗如雨的小伙子。

上世纪50年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既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意与豪情，也有
重振百业与开发边疆的艰难奋斗。

居诸不息，
寒暑推移。

从 1958 年
底莺歌海盐场
生产出第一批
盐，到如今已走
过一个甲子的
时光。

60 年几多
风雨，“莺歌海”
从一个海岛西
南边陲的小村
镇，到走上教科
书，成为几代人
共同的时代记
忆，成为一张海
南的地理名片，
其背后的故事
经过一番淘洗，
呈现于世人面
前……

莺歌海盐场建设初期施工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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